
那些年，入了深秋，福海南山的大下坡特别
热闹，一拨一拨的羊群占满了整个土黄色的大下
坡，它们甩着大尾巴从坡上争先恐后地跑下来，羊
群踏出的尘土在坡上升腾起来缓缓飘向远方。这
些羊是春寒料峭时出发的，那时坡上还存有积雪，
它们慢慢地往上爬，一路舔着冰碴儿去那水草丰
茂的夏牧场，等秋天膘肥体壮时再从坡上回来，它
们习惯了这样春去秋来。

羊群进五大队时，都要路过成叔家，那一股一
股的羊骚味伴着尘土，漫过墙头进了成叔家的院
子。成叔家住村口五十多年了，门口那棵老胡杨已
成村里的路标。村里人指路时习惯这样说：“见了
老胡杨的路口就是东风五队的入口。”最初成叔家
的房子只是一间土块房，后来儿女相继出生长大，
于是紧挨着土块房又盖了两间红砖房，等儿女大
了成家搬出去后，成叔成婶又住回了土块房，他们
说：“还是土块房好，冬暖夏凉。”

成叔是老高中生，经常戴着翘着边的布帽，
大个子瘦身板驼着背，清瘦和善的脸上挂着稀疏
胡须，标志性的烟锅子从不离手，村里人都抽纸烟
了，他还是舍不得它。成叔是村里的文化人，上世
纪八十年代从村里寄出的信很多都出自他手。他
总是慢悠悠地问清写信由头，然后从胸前口袋里
拿出笔，“哗哗”一会就把几页信写好了。除了写
信，他还帮人写请帖，只要是写东西的事他都会应
承下来，边写边念叨着“这不是事，不是事！”老天
算是给了成叔一副好笔杆子，可惜没给他一副好
的腰杆子，从年轻时他就直不起腰，体弱没劲干不
动活，好在村里人都知道他的为人，也都愿意搭把
手，他总是笑嘻嘻地蹲在地头，掏出烟袋压上烟叶
说：“真不是我偷懒，确实干不动啊！”

成叔的儿女算争气——老大叫家明，大学毕
业后在乌鲁木齐成了家；女儿小玲虽没考上大学，
但也早早嫁到了邻村，小日子过得也不孬。成叔过
了60岁，明显觉得身体越来越弱了，他常笑着说：

“俺身子骨快完了，现在用铁锨在院里挖个坑，两腿
都发软。”他安慰自己，累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
于是，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闲坐在家门口捧着烟
袋晒太阳。这两年，家明把女儿妞妞撂给他们照
看，带妞妞主要是成叔的事，成婶还得干家务。成
叔抱着妞妞还是懒得动，只要天气好就让妞妞趴在
他怀里，爷俩一起晒太阳。在别人看来，成叔过着
天天晒太阳的闲日子，可成叔心里藏着一堆事。

那年刚入冬时，成叔突然开始咳嗽，有几次还
咳出了血丝，成叔赶紧捂在了手心。成婶心疼，要把
闺女喊回来带他去医院。成叔怕添麻烦，坚持自己
一个人去医院。挂了号、拍了片，最后，医生一席话
让他五雷轰顶，他转身出门时，医生喊住了他——
原来，慌乱的他把烟袋忘在桌上了。成叔出了门诊
楼，就蹲在墙角哭，开始是小声，后面声音越来越

大。“这病拖得太久了，估计剩下的时间不长了！”
从医院出来，成叔一直觉得天旋地转，靠着意

识推着自行车回到了家。成婶问他：“啥病啊？”他
低着头说：“小毛病。”夜里，躺下了，一动不动却睡
不着，成婶又追问到底啥病？成叔说：“胃炎，不要
紧。”成婶望着陪了一辈子的成叔，心里乱乎乎的，
她知道成叔撒谎了。过了一会，成叔说，他想去乌
鲁木齐看看家明，也顺便看看病。“咱们一起去吗？”

“算了算了，那家里的羊咋办？”……
一大早，成叔去县里长途汽车站买了票，成婶

埋怨他坐夜班车。
“好些年没坐夜班车了，看看路变成啥样了。”

成婶知道家明喜欢吃家里的土鸡蛋，赶紧收拾了一
些，装了两个纸箱子。出发前，成婶给成叔下了一
碗鸡蛋面条，成叔勉强吃完了，他不想让成婶太担
心。天快黑了，成婶推出小三轮，让成叔抱着妞妞
坐在上面，五队到车站这段距离，成叔第一次觉得
竟然会这么长。进站时，成叔对抱着妞妞的成婶
说：“我出发了，赶紧回去，天冷！”

夜班车上没几个人，成叔躺在卧铺上，一阵
疼痛袭来，以前只是胃的位置疼，这两天整个肚子
都开始疼起来。他望着窗外明亮的灯火，才发现
福海县城的夜原来这么亮堂，等车开出了县城，灯
光就越来越少了，慢慢驶进戈壁滩的黑暗中。车
厢里逐渐没了声响，除了车轮的颠簸声，成叔的手
摸着布满霜的玻璃，感受着冬天戈壁滩上久违的
冰冷。这条路，他五十年前就走过……

戈壁滩上的夜黑透了，成叔在夜班车上还是
睡不着，脑子里突然冒出很多事，他着急得来回翻
身，想到家明生二胎得抓紧，女儿家里种菜贷的款
该还了，菜园子那块地能不能摊上下一轮的征
迁？还记得谁欠的钱没还，打的借条放哪里了？
想着想着，成叔的眼睛开始湿润了，他还有这么多
事没做呢！

等早上到了乌鲁木齐，他才发现走得急，出
门忘了给家明说。他拎起两箱鸡蛋，挤上了公交
车。家明和儿媳都去上班了，成叔只能在单元门
口的石凳上，掏出他的烟袋，一边抽一边等。等得
累了，成叔歪着头竟然睡着了，烟锅子也灭了火。
傍晚，家明看见成叔，一脸的吃惊，他知道父亲已
经等了一整天。

“你来咋不说一声啊！中午饭吃了吗？”成叔
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一样，苦笑了一下低着头说：

“没，不太饿！”在街坊邻居的注视下，成叔拎着鸡蛋
跟着家明进了屋。

儿媳妇翠翠看见成叔进门，不冷不热地打了
个招呼。家明问：“突然来，家里有急事？”成叔说：

“没事，过来看看你们。”
家明和翠翠互相看了一眼没接话，继续吃着

晚饭。大家都沉默了一会，成叔说：“咱村里有几

个都想办法生二孩了，你们考虑了吗？”翠翠听后，
瞪了家明一眼。“偷生了罚款不说，生了谁养？你
这不是已经抱上孙女了吗？非得抱孙子吗？”成叔
没想到家明会发火，于是苦笑着说：“我就是问
问。”又过了一会，成叔试探着问家明：“明年，咱村
那片地政府要征迁，村里人都在抢时间盖房子呢，
我和你妈现在干不动活了，你和你妹合计一下看
盖不盖，征迁了都是你们的。”

“我工作忙，顾不上，妹妹如果感兴趣就让她
盖吧！”此时，成叔窝了一肚子气，真想扔了碗就走，

可一看到家明手背上的疤就冷静了许多。成叔实
在吃不下饭，他强迫着自己平静地说：“你们吃吧，
我下楼抽会烟。”

成叔一个人坐在石凳上，点起了烟袋。家明
上初中时，有段时间经常旷课，有时还干点小偷小
摸的事。冬天的一个晚上吃饭时，成叔终于发火
了，家明突然站起来瞪起眼睛抡起拳头。成叔气
坏了，随手抄起火炉上的铁钩子打去，家明用手一
挡，顿时烫的他满地打滚。整个手背都烫伤了，包
了一冬天的纱布，还经常化脓，等彻底好了的时
候，手背上落下了好大一块疤。

成叔从来没和人打过架，也没被人打过，这
辈子唯一动过手，就是这一次。家明手上的疤随
着年龄越长越大，每每成叔看见都会心疼，那个疤
着实烙在成叔心里了。

家明考上大学离家的前一晚，成叔真想去家
明的屋子聊聊，他想进屋，家明就站在屋门口，看
家明没有让他进屋的意思，两人对视沉默了一会，
最后成叔还是回自己屋了。第二天一早，家明拉
着皮箱出门，成叔没起床，成婶知道他在生闷气。
成婶收拾家明床铺时，在枕头下发现了一个布包，
里面是一包新买的莫合烟。成婶把莫合烟递给成
叔时，成叔心里一阵喜又一阵疼——他知道儿子
这一走，以后就离他远了。

不知不觉，成叔在石凳上抽了好几袋烟了，
楼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他寻思着，天都黑透了，
家明该下楼叫他了。又等了一会，石凳旁的路灯
也灭了，家明终于下来了。“家明，我明天就回，有
三个事给你说一下。一个事是妞妞不能老跟我们
在一起，离开你们时间长了就不亲了。第二个事，
以后再不催你们生二孩了，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
就行。第三个事，那个破家你还得要，以后常回去
看看。还有，等我明天走了，你给翠翠捎个话，说
我对不起她。”家明听完点了点头，看着眼前的父
亲，突然感到熟悉又陌生，他发现一直瘦弱的父亲
更加单薄了，他用力搂了搂父亲的肩膀。此时，成
叔全身放松下来，身上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任凭儿
子紧紧搂着，他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儿子身上
的温度，这温度让他觉得踏实和值得。

第二天，成叔起了个大早，看见桌上有个袋
子，里面有件新毛衣，他猜那是家明给他准备的，他
上前小心地摸了摸又放下了。他在客厅的结婚合
影前看了一会儿，就拎起空皮包下楼了。到了楼
下，成叔又望了望阳台，他多想能再看儿子一眼，这
回他不坐夜班车了，他想早点到家。

火车上人不多，成叔靠着窗边望着陌生的风
景，好不好看他都没看在眼里，他心里装着一堆心
事。家明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一家汽修厂工
作，像成叔一样话不多肯出力，没多久就负责一摊
事了，不过婚姻大事一直没着落。后来，成婶意外

发现，家明一直惦记着邻居家的翠翠。“乌鲁木齐这
么多姑娘，你还找不上？”其实成叔没把话说透，他
真正想说的是，翠翠早都是大军的人了。成叔知道
家明的性格，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

秋收最忙的那几天，家明回家了，他说他想好
了，冬天就和翠翠领证。成叔一听急了，连说“不能
结”，家明问为啥。“翠翠早都是大军的人了。”家明
听完愣了一会，然后猛地站起身，摔门而去……很
晚的时候家明才回来，一进门就说：“翠翠说了她和
大军的事，我不在意，我们冬天就结婚。”立冬没几
天，两家人在别别扭扭中把婚事办了，在村里摆完
酒席第二天，家明和翠翠就回乌鲁木齐了……

成叔一路都在频繁的疼痛中想这些事，火车
到福海时已近傍晚，还下起了小雪。成叔一路踩
着雪往家走，到家时，成婶很吃惊，她心想成叔怎
么也得三四天后才回来。成叔缓缓地说：“他们都
好，翠翠还给我做了一桌菜。”成婶听到这儿，朝翠
翠家的方向看了一眼，低下了头。成叔接着轻松
地说：“医生给我看了，说这病厉害，摊上了就没办
法，治了也受大罪，最后瘦得就剩下骨头了。”成婶
听了生气地说：“那也得治！”“我可忍不了疼，受不
了罪！”成婶烦他说这些丧气话，一巴掌不轻不重
地拍在了成叔肩膀上。

“行了，不说了。一没心事，胃口也好了。在
火车上我没吃啥东西，现在就想吃你做的红烧肉。”
好些年了，成叔也没说特别想吃哪个菜，成婶听完
赶紧解下围裙准备买肉。成婶推着小三轮出门时，
成叔送到门口说：“雪下紧了，路上慢点啊！”

成叔领着妞妞回到屋里，把她抱到了床上，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递给了她。妞妞打开
后，发现里面全是花花绿绿的糖，高兴地朝成叔
喊：“爷爷好！爷爷好！”成叔摸了摸妞妞的头笑着
说：“吃吧！吃吧！”成叔在一家人合影的相框前站
了一会，把每张照片都认真看了一遍，然后去了趟
厨房，出来后他又看了一眼正在剥糖纸的妞妞，就
颤颤巍巍地出了门。

雪没有停，也没有风，成叔慢慢挪进屋后的
菜园子，裹紧衣服背靠着院墙坐下了。菜园子里
除了安静就是雪，他的目光移到最远处的那片枸
杞子，盼望着能看到几只野兔出来撒欢，在这片干
净的雪地上留下新鲜的脚印。雪是新下的，晶莹
松软，他用手团起一个巴掌大的雪球，捏得瓷瓷实
实的，然后装进了口袋。成叔拍了拍身上的浮雪，
点起了烟袋，在烟雾缭绕中眯着眼，望着太阳的余
晖从房子的山墙上慢慢下移，铺满整个白茫茫的
菜园，那金色的光是那么的柔美和养眼，只是它越
来越短，正一寸一寸地离开菜园。当最后一抹光
即将离开高高低低的墙头时，成叔竟然感觉不到
了那钻心的疼痛，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家人在菜园
里幸福忙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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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困秋乏夏打盹”，民间的这一

说法，是指人体因季节交替，尤其是春
天温度逐渐变暖，可能会困倦，或是头
昏脑胀……然而，这个春天我还真没
怎么犯困，因为睡眠充足（退休了，每
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过，我倒真切
感受到了另一种“春困”——春天里
的困惑！

听闻新建的书城开业了，对于爱
书之人而言，这可是大事、喜事。于
是，在一个午后，兴冲冲乘车前往。来
到书城，门洞大开，从外面就能感受到
里面的宽敞与气派。只是，书城里空
荡荡，不见一人。不管它，我迫不及
待想要投入书的海洋。不料，还没走
两步就被人叫住了：“叔儿，慢点！”不
知从哪里冒出个女店员。“您把包存一
下吧！”我只好回到进门旁的存储柜
处，输号码、刷头像存了背包。可不知
为何，原本想要畅游的兴致瞬间减半！

后来，我上网查阅了设置门禁
的好处，如有助于管理和控制人员进
出，提高安全性，减少潜在的盗窃和
破坏行为；便于进行数据分析，了解
顾客的流量和行为模式，为书城的运
营和管理提供参考……当然，设置门
禁也可能存在弊端，可能会让顾客产
生不友好的感觉，觉得受到了限制，进
而影响顾客购物体验；增加了流程步
骤，可能导致一些顾客因为嫌麻烦而
不再光顾……

唉，说来说去，一想到书城店内
空空荡荡的现状，我的内心满是疑惑！

二
刷手机时了解到：在刚刚过去

的小长假，火荧屏、霸热搜的居然不
是淄博、尔滨、天水城，而是名不见经
传的重庆荣昌区。这个有着66万人
口的小区，五天假期接待了超224万
的游客。仅区政府食堂就接待了
67000人次。原本印象中岂是人人
能进的机关大院，成为了人人追逐的

网红打卡地。短短五天假期，超
38000个免费停车位。景区免费、停
车免费，交警、城管做好服务。政府
放下管理者身段，主动调配资源、纾
解民生痛点的务实举措打开的不仅
是门，更是人心。看似贴钱的公共服
务免费，却撬开了更大的消费市场，
总花费20亿元，同比激增258%，实
实在在把流量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经
济增量。这一切，凭的就是小城“开
放的气度、响应的速度、治理的温度、
真诚的态度”，亦是对社会治理智慧
的生动注脚。

三
这个春天，弥散的不止是春愁、

春困，当然，还有诸多春趣！网上流
行一种《城市谐音梗》，很有意思。

厦门——帮我关下门；福州——
生在福中不知福；上海——没有买
卖就没有“上海”；深圳——身正不怕
影子斜；北京——为了你我背井离
乡；重庆——主动坦白、“重庆”发落；
拉萨——人生无非吃喝“拉撒”睡；青
岛——就算大雨让这城市“倾倒”，我
会给你怀抱；宁波——您拨打的电
话已关机；天津——到点下班，“天津
地意”；武汉——此生“武汉”了；开封——
开封后请尽快使用；南京——在山
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南京灵”；
镇江——你一句真不晚，我就到镇
江南；铜陵——眼睛瞪得像“铜陵”；
无锡——君无戏言；淄博——欢迎
来到我的“淄博”间；金华——浓缩的
就是“金华”；吉林——解铃还需“吉
林”人；钦州——“钦州已过万重山”；
银川——银川十，十传百。

咱阿勒泰咋说？试着写两条
吧——

阿勒泰——阿拉太想你们了！
（这句台词，建议让《我的阿勒泰》主
演、上海人马伊琍说。）

雪都——雪都下这么厚了，你
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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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英

“公盘羊和母盘羊有啥区别，
只要肥美可口即可……”奶奶抱着
十个月大的孙女，摇摇晃晃着自问
自答。小可爱瞪大眼睛，清澈、明
亮的目光与奶奶对视，粉嫩的小嘴

“咿咿呀呀”说个不停……“宝贝，
奶奶听不懂！”当然，旁人也摸不着
头脑，这“咿咿呀呀”像是在回应问
题，又似是在质疑。

这些小可爱们总喜欢在睡前
“唠嗑”，那独特的“说话”方式，总
能把所有人的心都萌化！

日子于悄然中游走，本周末小
孙女将满周岁。奶奶早早盘算着，
要召集亲戚邻里，办一场热热闹闹
的周岁宴。

生日宴当天，院子里久违地支
起了一口大锅，羊头、羊肝、羊蹄、
羊肉等不同部位纷纷下锅，柴火在
锅底越燃越旺，“噼啪”声响个不
停，火星迸溅如星……小可爱偎在
奶奶怀里，远远望着这一“奇观”，
又兴奋地“叽叽喳喳”起来，这祖孙
相伴的画面，温馨极了！

据说，烹饪全程采用冷水下
锅，水沸后，需要撇浮沫、翻转食
材。在炉灶前忙活了大半辈子的
奶奶，放心不下给自己打下手的新
厨娘，时不时走上前给汤锅撇浮
沫，只为熬出一锅清澈、透亮的好
汤。整个烹饪过程，仅用盐调味提
鲜。奶奶这般用心，就是想最大程
度保留头啖汤的原汁原味，盼着这
第一口鲜香浓郁的羊肉汤，能深深
印在孙女的记忆里。

生火起灶时，奶奶巧手将羊肠
编成麻花辫状一并入锅。这会儿，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便用漏勺将
羊肠捞出，单独盛盘——这可不是
普通的菜肴，而是等会儿要派“大
用”的重要物件。

邻里亲朋如约而至——鲜花、
礼物、糕点，衣服、鞋帽、玩具，声声
祝福中，奶奶乐得脸颊直泛红，怀
中的“小话痨”，发出一串又一串让
人哭笑不得的婴语。奶奶只好连
猜带蒙，年轻的母亲更是局促不
安、一头雾水！

大伙不约而同地夸赞：孩子的
眼睛又大又亮，透着灵气。随后，
在司仪的引导下，长者献上祝福，
小庭院里开始载歌载舞，欢声笑语
此伏彼起，音响声传得老远……正
当大家沉浸在欢乐中时，奶奶示意
司仪暂停，众人将目光齐刷刷投向
正前方——只见有人将一块崭新

的花毡平铺在空地，几位干练的热
心妇人站在四周；奶奶手持煮好的
麻花羊肠，小心翼翼地将它拉成一
道“线”，站在花毡上方位置。小可
爱在父亲的搀扶下，一小步一小步
地走上花毡，快到羊肠前时，父亲
轻轻抬起女儿的右腿，奶奶也顺
势放低羊肠，大声说道：“跨过去，
从此人生路途平坦，无风无浪。”
在众人注视下，小可爱轻轻松松地
跨过了“阻碍”，现场随即响起热烈
的掌声。

“学步礼中，这麻花羊肠就好
比往后的人生路，希望孩子能在
祝福声中踏出人生第一步，顺着
大人指引的方向，稳稳当当地走下
去……”

周岁婴童自然听不懂奶奶的
话，也不明白大人们精心准备的仪
式，口水照旧淌个没完，那双乌黑
的大眼睛却不住地眨呀眨，满是对
这个未知世界的好奇。

隔代亲，亲在那些无微不至的
琐碎细节里，爱在饱含心意的精巧
手艺中，小可爱固然不知道也区分
不了公盘羊和母盘羊，但她跨过羊
肠，扑进了温暖的怀抱，用炽热的
目光望着奶奶，放松地将小小身体
托付过去的那一刻，早已用最纯真
的方式，诠释了祖孙之间毫无保留
的深厚爱意。

奶奶盼着这第一口鲜香浓郁
的羊肉汤，能深深印在孙女的记忆
里。隔代亲，亲在那些无微不至的
琐碎细节里，爱在饱含心意的精巧
手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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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妍

人过了一定年龄，往往会变得
恋旧，各有所好、乐此不疲！恋旧
是一种时光“穿越”现象，让人从过
往时光里寻回丢失的“当下”，弥补
岁月留下的“漏洞”，成为一些人
积攒生命能量的隐秘路径。而
我，偏喜欢将自己发表的文字作品
做成“剪报”留存，权当是一种深情
回望吧！

退休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开始
编写《读书与写作年谱》，陆续发现
有几篇作品被“剪报”遗漏，部分发
表时间和责任编辑亦记录不全。
其中，有一篇我尤为看重的小品
文，专为一位老同志而写——他养
的一盆虎刺花，随其辗转数个部
门，愈发生机盎然，十分讨喜，唯独
花盆老旧不堪。是否换盆？老同
志始终犹豫不决，直到花盆酥裂破
碎，才被下属趁机换上新盆。那种
患得患失的心境难以言喻，只能用
心体味，于是我写下《虎刺》一文，
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疏忽造成的信息断层，
给岁月留下一段“空白”，为年谱增
添了一处“漏洞”，这让认真恋旧的
我不免自责。

为弥补这份缺憾，我傍晚坐上
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的火车，清晨便
抵达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山城。途
中邂逅一位老友，他带我到客运站
大门旁的风味小吃店，点了一份包

尔萨克、两碗奶茶和两碟小菜。饱
腹之后，我直奔报社，一心想在资
料室寻回“剪报”中遗漏的文章，之
后便安心地走亲访友。

走进报社资料室，外屋陈列着
具有纪念意义的报纸特刊、老照片
等物件，俨然一座微型“史馆”，里屋
的架子上，各年份合订本整齐排
列，像是在静默中等待着与某段记
忆重逢！我开始逐本翻阅1996~
2002年的合订本，顺利找回几篇缺
失文章，并意外发现两篇早已遗忘
的特稿，但《虎刺》始终不见踪影。

“报社搬了几次家，资料室也
改造过，库存资料搬来搬去，难免
有散失。”朋友如是解释。

我深以为然：单位搬迁时，最
不受待见的便是书籍报刊资料，吃
力又不讨好。此时，收废品的往往
闻风而至，得失就在那一会工夫。

我执意要找到《虎刺》，朋友建
议去宣传部资料室碰碰运气。次
日上班后，我便走进熟悉的办公大
楼，工作人员热情地将我引入资料
室。一个多小时过去，直到翻完最
后一张报纸，仍未见《虎刺》。

为难之际，我突然想到或许图
书馆、档案馆会有留存，便抱着一
线希望赶往地区档案馆。为节省
时间，我再次梳理《虎刺》写作与发
表的时间线，确定文章应刊登于
2001 年四五月间。

馆员去地下书库不到十分钟，
便将合订本轻轻搁在了会议桌
上。我屏息凝神，逐页翻阅，终究
在4月29日的报纸上找到了《虎
刺》。我掏出手机，拍下其“固守一
隅”的版面，确认清晰可辨后，顿觉
一件大事终得圆满，时光“漏洞”也
被填上了。我连声向馆员道谢，真
心钦佩其高效精准的业务能力。

也许有人会疑惑——为一篇
旧文，从乌鲁木齐跑到阿勒泰，这
般费时费力，值得吗？在旁人眼
中，这是“费事”，在我看来却是一
场珍贵的“恋旧”之旅。往事并不
如烟，过往岁月因为“恋旧”而得到
充实，甚至复活！

这场寻文之旅让我看见：在阿
勒泰的市井角落，总有一群人在默
默坚守岗位、坚守初心；也让我不
得不思索——一个地方或单位在
迅猛发展变化中存在的“隐忧”，但
愿寻找《虎刺》的经历能如虎刺花
一般，无论环境如何变迁，都能激
发人们于坚守中保持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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